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寡 情

〔日〕舟桥圣一

一

医学士二桐先生，是一位清心寡欲的科学家。他决定，

至少在现在从事的科研项目成功之前，决不陷于尘世的情

网。他早就发誓：要为彻底查明“六○六制剂与梅毒的关

系”这一当前课题而献出自己的所有的忠心。自然，二桐先

生既无妻室，也无子女。他住在新建市街的某个二层楼，每

天一睁眼就刮胡子，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去研究所。

匀·砸。细菌研究所，以前坐落于闹市之中；后来搬了，

建在面对青青麦田的曼山岗上。从宿舍到研究所，坐环行车

只要十分钟就到了。每星期一、三、五，二桐先生全天关在

研究室里；只有星期二、四、六的上午，给研究所附属病房

的患者看病。此外，每星期还得值宿两次。就算不是值宿的

日子，二桐先生的研究室里也亮着灯，直到深夜，反正，他

从早到晚，一直陪伴着显微镜、豚鼠、“六○六”和螺旋体

微生物过着日子。

但凡这样枯燥无味的学者，多半是些古怪又尖酸的人。

通常，他们莫不深怕上了爱情的钩，因而对于爱情周边的陷

阱，总是必须小心地提防。二桐先生常常翘起嘴来说：“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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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未被豚鼠骗过；但人世间所谓的好心肠，冒牌的可多哟。”

然而，纵然 匀·砸。细菌研究所，也不只是有豚鼠和鼷

鼠。既有年轻护士，还有研究员的女助手。她们把小麦、燕

麦和松树叶切碎，准时喂豚鼠和鼷鼠，每天往小动物的肛门

里插体温计测园量体温，观察并报告感染病毒的小动物的情

况，鉴定小动物是否适于作试验。这类工作，不论怎样总是

需要坤角的。因此，给每个研究员都配备一两名女助手。但

用二桐先生的话来说，提起研究所的女性，不管是护士还是

女助手，具有女性魅力的，可以说一个也没有。不漂亮，并

且体态举止都带有几分傻气。就连够得上中等人材的，也很

少。个别的还浓妆艳抹，嘴唇涂得血红，这样拙劣化妆，真

不如不化的好。二桐先生一见了这样的女人，必定要辛辣地

讽刺几句：“哎哟！你是吃了豚鼠吧？满嘴都血淋淋的呀

⋯⋯”

总之都是些不伦不类的女人，二桐先生便主动选年纪最

大的追川女士作助手。

追川初，是一位中年妇女，今年四十四岁，容貌并不难

看。比起那些少女们的拙劣化妆，尽管她够不上洒脱、时

麾，却也很有几分自然的妩媚和温存。她在 匀·砸。细菌研

究所已工作了二十五年，称得上老资格了。凡是研究所的内

幕，她都很了解。她曾多年做过首任所长 砸博士的助手。砸
所长去世后，她又做现任所长添泽博士的助手。不知为何，

大概是不大投缘吧，她竟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岗位。二桐先生

这才于三年前特意申请，把她要到自己的身边做助手。

追川女士最拿手的是，那双敏锐的眼睛善于检查和鉴别母

豚鼠和母鼷鼠的发情期。她把母鼠忽然一把抓住，把肚皮朝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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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翻，往外阴部扫上一眼，马上就知道这只鼠是否已发情。此

外，对于豚鼠和鼷鼠的饲育方法也有很深的造诣，没人敢和她

相比。所以，虽然她有点人老珠黄，但是，二桐先生仍然把她

看成无上的珍宝，恐怕比起用其他女助手，工作效率必然会高

出三四倍。而且，就像二桐先生以“清心寡欲的科学家”自居，

追川女士也以“木石般的寡情女人”而闻名，两个人按理说是

绝妙的一对儿了。自然追川女士的寡情，来源于她性格上不比

寻常的洁癖。她藐视轻浮，鄙薄放荡。她很看不惯，有几名女

助手，后来果然被所方开除了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她从来不

掉一滴眼泪。人们都讨厌她，把她看成心术不正的坏女人。可

正好相反，追川女士对于她所协助的医生却是非常忠诚。对工

作和规章制度执行得最认真。任劳任怨，贯彻始终，这就是她

的特点。二桐先生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所以，他毫不介意

研究所里一些无聊的风言风语。

这位追川女士，居然有个妙龄女儿。原本这件事，成为

研究所里的新闻，早就传扬开了。但至少，目前的所员没有

一个人能够明白，追川女士是否真的有如此一位女儿。对

此，追川女士从来是缄口不语的。不知不觉，人们便把那位

小姐想象成为传奇故事中的人物。虽然有人怀着罗曼蒂克的

幻想，怎奈她的母亲是追川女士，凭此一条，人们常常断念

了，常常让人不敢问津了。

同时，这件传闻每过一段时间就又被谈起，过后又被忘

记。几年之后有一天，不知刮的什么风，追川女士忽然把女

儿带到研究所来了。此时有关小姐的那件传闻，即使在想象

中也已不复存在。何况二桐先生对于这类机密耳塞目拙，几

乎现在他才第一次听说，追川女士还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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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。

二

正好那时，二桐先生研究梅毒之余，又着手研究豚鼠对

于鼷鼠的抗毒力。因此需要有人观察豚鼠的一般性情，研究

它的饲育方法，调查它的繁殖状况与有关疾病的状况等等。

做这项工作的女助手，最胜任的唯有追川女士。二桐先

生介绍了科研项目的主要内容，希望于追川女士的特长，便

基本上责成她做这项工作了。一向冷冰冰的追川女士，此时

也喜形于色，面上泛起了很久未见的红晕。

“非常荣幸！我仿佛重温了少女时期的心情。年轻时，

我第一次到研究所来打扰。每当恭听 砸博士的教导，我所

体验到的激动心情，正如今天一样，似乎是很荣幸，又很胆

怯⋯⋯女人哪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是心眼窄。但，不论我是否

会辜负您的重托，总之，我要全力以赴，随时向您报告情

况。”追川女士用恳切的口吻说。

此后，在豚鼠圈旁，为了研究的需要。另外又设了几个

格子，里面养了几只没有交配过的纯种豚鼠。追川女士又以

空前的热情开始工作了。她用稻草在每个格子里絮好了窝，

把豚鼠重新编上号码。

没多久，有一天，二桐先生突然在走廊里碰见了一位陌

生的姑娘。二桐先生像以前一样，依旧满脑子都是螺旋体微

生物。因此，对迎面而来的姑娘几乎连看都没有看一眼。

但，那位姑娘却对二桐先生匆匆一瞥，顿时现出一张美丽的

笑脸，给二桐先生致意。就算清心寡欲的二桐先生，对她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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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奇的美，心里也霎那间不禁为之一动。

姑娘似乎把袖子紧贴着墙壁靠边走着。她穿的是紫色箭

羚花纹的丝绸和服，系的腰带花样也并不出色；可不能否

认，她整个身影都充满了一种自然美。二桐先生呆板地还了

个礼，便擦肩而过，径自走去。总而言之，对于研究所来

说，她必然是一位完全不相宜的姑娘。然后在长廊中分手，

各奔一方。

此后，二桐先生的脑海里螺旋体微生物的影子没有了，

刚才那位姑娘的一张白净的脸，却留下清晰的影子。二桐先

生心想：这位姑娘大约是新录用的女助手吧？为什么选中了

这种职业？是否神经有点不大正常？如此漂亮的小姐是在研

究所工作，肯定会因为她富于女性美而被看成不正经的女

人。像个女人，在这里反而没用。噢，她大概是附属病房的

护士吧？不对，如果是，她就不会出现在走廊里。这条走廊

是从传染病细菌培养室通往豚鼠圈的仅有的通路⋯⋯

已是黄昏了。研究所里研究室提前下班，沉重的铁窗都

已关好了。医生们认为附属病房也没有特别的重病号，都很

放心。但只见脑脊髓膜炎研究室里还亮着明晃晃的电灯。不

知在干什么。

豚鼠窝旁，追川女士依然在忙着往豚鼠的肛门里插体温

计。

“三号，二十八号，呈现出肥胖症的征兆。特别是二十

八号，腹部肥大，体重达四十五克。是否解剖一下看看？”

当追川女士这样描述时，目光像少女般明亮。她不但擅

于识别豚鼠的发情状况，而且也擅于解剖这类小动物的内

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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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亚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“实话说，刚才我遇见一位陌生的姑娘⋯⋯”二桐先生

一边把几只发育不全、周身缺毛的豚鼠推开，一边说道。

“啊？先生已看见啦？她是我的女儿⋯⋯先前没和您打

招呼，真对不起。我是想，哪怕只是教她给豚鼠量体温

⋯⋯”

“给豚鼠量体温？”

二桐先生反问一句，皱起了眉头。如此年轻的姑娘不叫

她干点体面的工作，却叫她给豚鼠量体温，这也太忍心了。

追川女士这样冷酷无情的性格，实在令人不快。

“我还不知道您有如此个女儿。真是一位漂亮的小姐！

叫她摆弄什么豚鼠？这太可惜了吧？”

“但我万一⋯⋯谁来照看这些小动物呢？我忽然想到，

只要有一个人，就能供上它们吃的。所以，就把她带来了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追川女士答道：“叫襟子！襟，就是衣襟的襟。是个很

怪的名字吧？噢，这可不是我给她起的。是前任所长起的，

就是那位令人尊敬的 砸博士给起的。全名叫追川襟子。襟

子，襟子⋯⋯不知怎么回事，一连叫上几声，这名字就变得

非常的可爱了⋯⋯”

追川女士一边絮絮叨叨，一边把豚鼠肩胛上的毛刷刷地

剃掉，为注射做准备。

此时，襟子来了，往小桶里装豆腐渣、松叶末和胡萝卜

丝。

“快来问安！这位是二桐先生。他是尊敬的录用妈妈的

先生。请二桐先生多多指教⋯⋯”

“哟，刚才我都问过安啦！”襟子大胆地正视着二桐。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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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又一次觉得她的脸实在太美了。

“给你妈帮忙来啦？但，这可不是女孩子该干。有兴趣

吗？”

“有兴趣，但⋯⋯”

“但什么？”

“但，有些无聊。”

“哈哈哈⋯⋯难免要无聊的。这是豚鼠类的世界，不是

人们的世界嘛。”

“人类的世界，难道不是更加无聊吗？”追川初从旁插了

一句。

二桐忽然醒悟，不再说话了。

三

这样寡情的追川初，却生下了个不知父亲的女儿襟子。

追川女士从十九岁起便在这个研究所里工作，至今已度过二

十五年。以前，她受到 砸所长的欣党，长时间在所长身边

工作，这在前文已经交代。

如果襟子现年二十一岁，她就是追川女士二十三岁那年

生的吧！但现在研究所里已经没有人详细了解二十年前的事

了。因此，襟子是怎样来到世上的，是谁的孩子，这是个

谜。但，追川女士并不为鉴别豚鼠的发情情况而献出一生，

并且，生了这么一位漂亮的姑娘，不知为什么，这一事实，

使二桐先生的心情十分高兴。

对追川女士而言，这恐怕是她平生仅有的一次艳遇吧！

有些人原本摸不着头脑，可还是七嘴八舌地说长道短。说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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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一个规规矩矩、讨厌男性的女人，不曾想忽然生了个女

儿。而且产生马上像以前一样，又是严格地守静抱幽⋯⋯人

们背地议论的话题，头一名就是 砸博士及其非非之想。他

作为一名学者，既潇洒，又谙于酒色，人们怎能不认为他就

是造成这场爱情悲剧的浪荡公子。而且 砸博士明目张胆地

喜欢追川初。

不为声色所动的追川初，只有当她听到那些风言风语

时，听说非常恼怒。她在研究所东侧的护士休息室里，不管

三七二十一，什么茶盅、酒杯、药壶或是火筷子，随手摸到

什么摔什么。她神经严重地失常了。她以十分凄厉而又粗暴

的声音大吵大闹起来：“我已经不顾廉耻和谣传，公开承认

了襟子是我的私生女。怎么？你们难道觉得还不够？你们是

沾了谁的光吃上这碗饭的？哪个不是靠着 砸博士的力量？

你们如此侮辱他，于心何忍？砸博士像上帝一样伟大，他怎

么能够和我这样不三不四的女人私通呢？真是高攀不上。襟

子的爸爸是个来历不明的荒唐鬼？我上当受骗啦。但，谢天

谢地，他给了我一个漂亮的好姑娘。我什么希望也没有，只

是一声不响地养育这个孩子⋯⋯噢，你们觉得欺负得还不

够？啊！砸博士！真对不起您。我叫人家糟踏成这样子，可

怎么活下去呀！⋯⋯”

嚼舌头的人全都吓傻了，脸色煞白。此后再也没人敢传

播这样的闲话了。

这番话，是二桐先生后来听赤痢研究所的真岛医学士说

的。

襟子后来依然有时做母亲的助手来到研究所。渐渐地熟

了，二桐也观察起女人。襟子小姐平时很庄重，面上不露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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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的火花。可一旦想吐露心声，脸上便忽地涨起无法形容的

情波。因为这情波平时总是凝然沉潜，一旦出现真是惊人的

美。追川女士说过：襟子的爸爸是个不明来历的荒唐鬼。但

襟子浑身流露出来的美，不会是仅仅从追川女士继承下来的

吧！襟子的血液必定是那个漂亮而又年轻的贵公子注入的。

年轻时的追川女士，为了一夜的激情，居然不惜断送百年的

平生。

话又说回来，二桐已经下过狠心：决不堕于所有情网。

那么，如今他如痴如醉地爱上了襟子，究竟这是怎么回事

呢？每当他和襟子小姐谈话后，总觉得意犹未尽，不胜依

依，真是奇怪。究竟二桐被襟子哪里迷住了呢？是容貌？还

是声音？是她那表面理智、却让人狂热的性感，还是她那看

来天真、却袅袅袭人的媚气？虽然这样，他对襟子的关心转

瞬间升高。那种心慌意乱的样子，是否有点太轻薄了呢？二

桐几乎怀疑起自己来。

有一天，二桐来晚了。他走进鼠圈，看见襟子站在昏黄

的灯光下，正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“喂！怎么啦？”不知怎么，二桐胆战心惊地问。襟子没

有回答。尽管她的脸庞只能看得见个轮廓，但是从她站立的

姿态，完全能想象得出她那黯然伤神的样子。

“还没回去？”

看您说的。先生没走，妈妈也没走，我怎么好意思回

家？况且钥匙还在我的手里呢。”

“是啊，实在太对不起了。以后，如果晚了，就把钥匙

交给我。别客气。”

“嗯？那，我岂不成了个不负责任的人了？”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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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哈哈哈⋯⋯听啊，襟子小姐也说起责任来了。可知你

也沾染了研究所的习气。”

“是啊⋯⋯但，今天我可倒霉啦！”

“倒霉？”

“嗯！护士休息室的揭示板上，写了些不好听的话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说不出口，怪难为情的⋯⋯嗯！还是说吧！写的是，

被那个黑心老太婆的女儿迷住⋯⋯”

“太不像话。”

“另外，我一来问候您，就有些女人咧嘴笑⋯⋯”

“所以说研究所的女人叫人讨厌。但，不论谁说些什么，

都别在乎么。相反，男人们倒是比较稳重的。”

“那么，二桐先生，您呢？”

“我？我可十分喜欢你。”

“哟，这是怎么回事。二桐先生讨厌女人，可是有名

的。”

“是嘛，这下子完了。但，只有对追川襟子例外。”

“谢谢您。但，这件事，可要对我妈妈保密。如果她知

道，一生气发火，到头来，吃苦头的还是我⋯⋯”

“啊⋯⋯好吧，好！”

他们说话间，只听吧嗒一声，背后的门开了，只见追川

女士额角上青筋暴跳。

“怎么回事？襟子！谁像你这样，还没有见上几面，就

对先生说那些没有分寸的话，有话对妈妈都不肯说，却跟先

生讲。你这是怎么啦？你究竟说了些什么？”

追川女士说着，忽然一把揪住襟子的前胸摇晃。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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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唉，没有什么，别发火！你这样为难她，她会病倒

的！”

二桐说着不忍再看。追川女士好歹松开了手，一直喘着

粗气。襟子刷地合上了衣襟，慌忙掩住了袒露着的雪白胸

脯。

“喂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把她正式交给我做女助手更好

些。这样一来，自然风声就平息啦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二桐先

生这样劝解道。而追川女士依然大口喘着粗气。

“如今您不必说得这么客气。其实，是我想来求您，才

把她带来了。但，我是想再观察一下这孩子的举止行为。她

还从来没有见过世面。如果把她一个人关在家里，她早已成

为一个好姑娘的。可整天地要把她放在人群里了，我心里那

个担心呀，怕呀⋯⋯一想到她可能碰到什么样的命运，心如

刀割。刚才您说的那些客气话，几乎也使我痛心。请您容我

再考虑考虑。暂时，就让她当一名见习生吧。不管什么事，

请您不客气地吩咐⋯⋯”

听了妈妈的一席话，襟子在门旁抽泣了起来。

四

当晚，听说襟子被母亲逼着坚决发誓：决不和二桐先生

讨论科学研究以外的事。而襟子很快就违背了誓言，第二天

就对二桐先生谈了。追川女士倒底是何居心，二桐先生一概

不知。如果是有点淡淡的妒意吧，总有点不大自然。但，说

起来，追川女士的确一反常态。看得出，不管二桐先生与襟

子谈了些什么，她都是一副句句侧耳细听的姿态。二桐先生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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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开玩笑地故意和襟子表示亲热。他们几乎贴着脸通过显微

镜观察，经常双双对对地到鼠圈去取豚鼠。每当此时，追川

女士都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。至今是那么冷冰冰的女

人，竟然这样失去了内心平静，那样子极其可怜。她尽可能

地要把襟子拉到身边，要襟子做她这个助手的助手。可是，

襟子却马上离开妈妈，又回到二桐先生的桌旁。结果，襟子

没有当“助手的助手”，却往返于二桐和妈妈之间，担当了

信使的角色。所以，追川女士反倒弄得只能间接地从二桐先

生那里接受任务，连直接认真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但，她的研究工作却在很有成效地进行。交配，分娩，

授乳⋯⋯而且幼鼠都很活泼，已开始蹦蹦跳跳，不知何时

候。又分出了一些新格子，有的已经有显著征兆，下次将分

娩。追川初只要把报告书写完就可以，至于把它一页页送到

二桐先生的办公桌，那是襟子的任务。刚刚送来的一页，记

载如下：

（粤）雌鼠逃逗情欲动作开始前的时间

隔离的一号圈里，放进完全成熟、但无交媾经验的雌、

雄鼠各一只。一旦雄鼠认出雌鼠，马上进行交媾，从雌鼠的

后背咬住它的脖子。这时，雌鼠发出声响，其动作，似乎不

愿⋯⋯

追川女士因为写这样的事，不禁微笑。

“这么写行吗？”襟子问二桐先生。

“行吧！接着把雌鼠和雄鼠放在一起，要观察三十只，

看看他们交媾动作开始前那一段时间里的情况。要把测验情

况，填表交上来。”

“明白了！”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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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再问问你妈，有没有解剖最近患肥胖症的豚鼠。”

此时，追川女士才隔着桌子从对面大声回答：

“做完啦，依然是内生殖器的周围有脂肪块。重量足有

十一克，还拍照了⋯⋯”

“那么，体重增加，就不奇怪了。”

“先生，您的体重是多少⋯⋯”

追川女士忽听襟子大大咧咧地在胡说八道，抽响了的皮

鞭似的大声说：

“襟子！这里是神圣的研究室！你怎能不知道？如果连

这也不知道，请你马上出去！”

襟子马上双手捂住耳朵，倒在二桐的怀里。二桐惊慌将

她扶住。

“追川女士，您何苦过于追究？对这么个小姑娘，只许

她对科研发生兴趣，这有些过分。偶尔的，她也想闲聊几句

吧！聊就聊呗，没什么，并未因此影响我的工作嘛！”

二桐说着，心里很不高兴。

“不，我已经跟您工作三年了。我知道您是怎样一位严

肃的学者，恐怕在现在这个研究所里，还没有哪位先生能够

步您的后尘。并且，人们都说，二桐先生目不斜视。噢。您

的确目不斜视，只是拼命地钻研工作，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

界。但襟子这孩子实在不检点啊！她总是和您胡乱地磨牙。

您就因为她是襟子，和对待其他女孩子就不一样，娇惯她。

真不敢当，谢谢。但这样迷糊下去，难道反而不是可怕吗？”

听她如此一说，二桐不觉一怔，马上心事重重。追川女

士的话句句带刺，好像万把钢针。依他的性格，决不至于那

么厚颜无耻，能把如此一些话也当成笑谈。

—猿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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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我的错。像襟子这样的女孩到研究所里来，又会

走错路的。从明天开始，不会带她来了。”

“追川女士，您还是这么脾气暴躁！襟子小姐本来是无

心的。只是问问我的体重，并且想拿我和豚鼠打比方，想逗

大家哈哈一笑，解解闷罢了。嗯，是吧？”二桐说着，把仍

旧伏在怀里的襟子一把推开。

“但，我独自在这儿的时候，二桐先生可从来不希望有

那样的笑声。您根本不喜欢这样。”追川女士稍微松弛一下，

这才转过脸来。

“那只是对老太婆的笑声感到不高兴罢了。”二桐终于不

耐烦。此时，襟子的双眼闪闪发光，她说：

“哟！先生！说这些我可不愿听！”

她是故意挑剔，表示袒护妈妈。二桐越来越心烦，说声

“悉听尊便”，便快步走出了房间。此后，研究室里再也不见

襟子的踪影了。

五

有一天，襟子写来一封信，二桐一时疏忽，把它放在桌

子上，被追川女士看见了。三天后的一个夜晚，襟子脸色煞

白，来到二桐的家，小声叫道：“先生！”

襟子把蓝罩衫的领子竖得高高的，把她的脸映衬得更加

苍白。“这么晚，出什么事了？”二桐搁下笔，站起身来。

“我能进屋吗？”

“噢，那就进吧！”

“先生！请您允许我暂时陪在您的身边吧！”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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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⋯⋯”

二桐目瞪口呆，似乎在端详襟子的眉毛。眉眼多么清

秀！脉脉深情，像冰雾般在眉心里荡漾。她一口气说了下

去：

“写给先生的信被妈妈发现了。她折磨了我两天两夜。

再这样下去，我的确受不了。所以我偷偷地跑来了。千万别

叫我变成个疯子⋯⋯

“妈妈越是对我这样，反而越来越忘不了您。先生！为

什么我爱上了您，妈妈就如此讨厌、发火、禁止呢？⋯⋯我

怎么也想不明白。”

“我也一点都不懂。真是个怪人！大概长时期不近人情，

才变得这样。”二桐说。

“就算如此⋯⋯”襟子咬着嘴唇说。

“以前也经常责备你吗？”

“以前？她从未责备过我。就是近来，我刚到研究所那

天，我说给豚鼠量体温太脏，不愿干。妈妈气得脸色难看极

了，掐住我的手脖子。这还是第一次呢。然后，她忽然冒火

了。哭啊，喊啊，骂啊，还拧我、推我了呢！”

襟子卷起蓝色罩衫的袖子，虽然毫无伤痕，还是摩挲两

只胳膊找来找去。

“但，固执而又不近人情的不只是你妈妈一个人。研究

所里人人都这样，说这番话的我本身还是个大头目哩！这里

的女人都是些不配做女人的女人嘛！都是些旧脑筋。”

“啊，真可怕。如果不配做女人，那么，女人会是什

么？”

襟子说着，把黑亮的眼睛合上，但又稍稍地睁开，眼里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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